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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对“现代性”的判读＊

殷　辂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现代性标志着近代以来新世界的开始，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形成了人类历史
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太虚大师对其特性有着深刻的判读：科技高度发达，但却是欲望扩张
的工具与副产品，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反而将野蛮性的现实危害扩大；自由平等思
想深入人心，但其真谛却没有显现，在被私欲桎梏之下追求自由，在强烈的分别“我执”之下追
求平等，人生与社会都无法向上超升；世界被强制性地联系在了一起，但人我对立不仅没有消
失，反而被强化，在“纵我制物”的立国、做人之道主导下，制造了大量本不应存在的祸患。科学
技术、自由平等、全球化本应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但一切外在的“进步”都因为人类自身的问
题而改变了方向。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秩序性问题，改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匡救时弊的
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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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大师（１８９０—１９４７）是民国时期著名的高
僧、思想家，是人生佛教的开创者。他将“人生改
善”“后世增胜”“生死解脱”“法界圆明”视为佛法四
个功能和效果，还原了大乘佛教改善、净化人间的
功能。以人生为基础，进而究竟极果，这是太虚大
师人生佛教的宗旨。要改善、净化人间社会，不但要
对人类社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要认清所处时代
的性质。太虚大师将现代世界看成是现代西洋文化
开出的一大奇局，虽然被赋予了进步的内涵，但离真
正意义上的文明还相差很远。太虚大师站在时代的
高处，对近代世俗化的社会文明属性做出了非常清
晰的判断。其论说没有复杂的概念体系，却直指人
心，绝非在时代山谷中做学说的研究者所能比。

　　一、科技高度发展，但野蛮性没有改变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类享有了从
未有过的便利，但并没有因此而太平和乐，也没有
真正化除野蛮。对其中的原因，太虚大师有着犀利
的观察。太虚大师认为，现代世界是西洋文化弥纶

的时代。虽然西洋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文
化，不同区域也存在文化的差异，但就现代西洋文
化之盛行者言之，其特点非常明显，可以用一句话
概括，即“发达科学知识，竭取宇宙所有，以争求满
足人类之动物欲而已。”［１］（Ｐ２３）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
时代，伴随着欲求的解放，人类社会的创造力也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这两者并非平行而无交集
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的发展正是欲求解
放的副产品。太虚大师指出：

今世之偏用成弊者，虽在西洋文化之惟以
发挥扩充人类之动物欲为进化，而致汩没人
理，沉沦兽性。然由此所获之副产品，则科学
之知识及方法也，工作之机器及技能也，生活
物产之丰富华美也，社会言行之平等自由也，

交通之广而速也，发见之新而奇也，在在足令
人心迷目醉而不能自主。［１］（Ｐ２７）

在中华文化中，人与动物存在几希之别，这种
几希之别正是灵明之性萌动的体现，存而扩之才能
称得上进化。但近代以来的西洋文化却反其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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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但停留在人与动物的共欲之上，还将扩充动
物欲之满足和扩张视为进化。从“神本论”的“退化
说”向“物本论”的“进化说”转变，这是所谓“袪魅”

的过程，但在袪魅的同时，道德人伦却无法安立，动
物欲成为支配人类生活的新型魔魅，并不断被“升
华”或合理化，这种“汩没人理、沉沦兽性”的状况正
是这个时代的写照。一般认为，科技进步意味着文
明程度的提高，但这种线性思维与现实并不相符。

从微观角度说，科学技术提升与好奇心、求知欲有
关，但从社会现实层面来说，其直接动力却是改造
外部世界的社会冲动，因此可以看成是副产品。所
谓副产品，就是在“汩没人理、沉沦兽性”这种结果
之外的附带产品。伴随着动物欲的扩张，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现今主导文化中
内含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成
果，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其与现今主导文
化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所以称之为副产品，
但这种副产品一旦产生，又会在主导文化的支配下
成为进一步扩充动物欲的工具，将野蛮性的现实危
害扩大。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能够彰显灵明
之性，但被特殊文化弥纶之后，人性被动物欲所桎
梏，人类成为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特殊动物，不但不
能化除野蛮性，还将其破坏性发挥到极致。一方面
是知识技能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沉沦；一
方面是科技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性的埋没，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创造性和破坏性都达到
了空前的状况。

在人类历史上，蛮族掌握先进技术的情况时有
发生，但其扩张并不具备全局性。但在近现代，动
物欲的扩充却被打上了发展、进步乃至文明的标
签，上升为意识形态，扩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科
学昌明，但人心昏暗，这种状况必定加重人类社会
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太虚大师认为，
科学是依五官感觉而建立的，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破除迷信，但并不能契入宇宙万有之实相，无
法依之而实现道德自觉。若人类自身无法改善，它
只能被恶化恶用，成为满足少部分人私欲的工具，

无法“获人道的安乐”。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但人类
自身却沉沦向下，以制造整体毁灭的风险为代价获
取自身的 “安全”，在制造生产金融危机、社会危
机、生态危机的过程中获取一时之利，竭尽资源满
足少部分无休止的欲望，这一切都是野蛮性与创造
性相结合的产物。科学技术的发明，本来可以增进
幸福，“可是，由恶行的恣肆的结果，反得到较以前
科学没有发明的痛苦更深厚了！这因为科学的发

明，仅作了少数人纵恶的利器。”［２］（Ｐ１３８）

太虚大师认为，科学虽然存在其自身的思维模
式，但本质上是形而下的工具，它只是知识的一种，

而不是知识的全部，除了科学知识之外，还应该包
括道德的知识、解脱的知识。当科学知识被极端
化、唯一化的时候，人类社会无法摆脱野蛮的动物
状态。科学本身是向外的，如两眼只能外视而不能
内观，其所谓“客观性”是“著相尚识”的结果，仅仅
依靠它并不能进善去恶，更无法契合真实性。在道
德、智慧丧失的前提下，作为工具的科学只能服务
于动物欲，其所带来的破坏性是动物无法比拟的。
因此，问题的本质在于科学被恶用，而不在于科学
自身。太虚大师指出：“能用工具之主人，则毫忽不
能有所增进于善，惟益发挥其动物欲，使人类可进
于善之几，全为压伏而已！”［１］（Ｐ２４）进善之几被压伏，

这是道德被放逐的标志，以科学为名蔑视道德及价
值判断，正是这一问题的体现。因此，“客观性”成
为“去道德化”的挡箭牌，这同样并不是科学本身的
问题，而恰恰是人的问题，“客观性”遮蔽真实性，这
正是人的“主观”状态的反映。科学的发展能打破
建立在迷信基础之上的说教，但却不能破坏人人本
具的智慧明德；可以撕破装神弄鬼者的戏装，但不
能从外部关闭觉悟之门。将科学发展视为道德没
落的原因，恰恰颠倒了因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科
学技术虽然是特殊“文化”的副产品，但却并不一定
是其附属物。如果人类社会能够以正智、正信化除
野蛮，科学技术就会重新归位，在智慧与道德之下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自由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但其真谛却被掩盖

近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是，知识大开，自由平
等思想深入人心，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若把自身
看成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驾驭者，都会被民众视
为“怪物”。神权、皇权所假借的“理由”不再被认
可，这是人类心识发生变化的标志，也是时代进步
的表现。然而，自由平等的人生和秩序却并没有真
正实现。人人追求自由，但这种追求却演变为奔走
竞争，追求自由的过程恰恰制造了隔碍和不自由；

人人要求平等，但实现一种平等却制造出另一种不
平等。同时，自由与平等也成为两难选择的问题，
选择自由就要放弃某种形式的平等，选择平等就要
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由。平等的自由或自由的平
等，这种本来一体的启蒙价值在现实中却成为无法
同时实现的目标。自由、平等是崇高的价值，但是，

在被私欲桎梏之下追求自由，在强烈的分别“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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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追求平等，这种内在的不自由、不平等必然会
以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太虚大师指出：

近代从要求自由平等而出发的政治、经济
等，虽合乎人性，然二三百年犹在纷扰不定之
中者，则以一神的旧信仰打破以后，徒凭一时
一处民众之情意迁流变动，未有一达到真正自
由平等的真信仰以为根据。［３］（Ｐ１８５）

自由平等是合乎人性的价值，是“祛魅”的标
志，这种价值追求本应该提升人的品性，增进人类
幸福，为社会带来安宁，但是在追求自由平等、打破
神权的同时，却带上了物欲的枷锁，物欲之魅取代
了迷信之魅，内在的不自由、不平等反而更加严重，
不但造成人自身的焦躁不安，也严重破坏了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贫富对立、种族冲突、资源枯
竭、环境恶化、核弹危机就是其外在表现。这种纷
扰不定的状态并不是追求自由平等的代价，而是因
为自由平等的真谛没有显现。从人类社会的发展
历史看，自由平等绝对是对治蒙昧的解药，但由于
陷入“以迷破迷”的泥潭，它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毒
药。太虚大师并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将现代
性视为“同时产生出解药与毒药”［４］（Ｐ７８），这种论说
从语言模糊性而来，建立在事理割裂基础之上，虽
看似深刻，其实还是属于情意之见，并非从智慧心
中流出。在太虚大师看来，问题的本质恰恰在于内
在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一切外在的追求因此而失真
失常。

那么自由平等的真谛是什么？太虚大师认为，

只有契合宇宙人生的真相，自由平等的本质才能显
现。从实事实性上看：

小自一微尘大至一世界，近自人类远至一
切众生，都是流行不息的生命之流。在这点上
悉皆平等。一切众生皆有心，皆有现变实力，都
有可以达到最高觉悟的可能性。［１］（Ｐ１９５）

太虚大师此言将平等自由的本质发挥得淋漓
尽致。宇宙万有的真相是法界缘起，无论何事何
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是法界（宇宙）各种关系
的聚合。随举一法，必然与整个宇宙体系相互关
联，既是因缘和合之果，又会成为生成其他诸法之
因。上溯无始，下推无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在这种互融互摄、相似相续、流行不息的生命之流
中，“绝无可为独特的、绝对的、最先的、最后的、非
果之因或非因之果。”［６］（Ｐ１０３）没有法界之外的本源，

没有独立于心识之外的死物，没有离却“众缘”的具
有实在体性的存在物，也没有本质意义上的自我。

体悟到悉皆平等的法性，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

由。人人有心，本具智慧明德，这是心性的平等，又
是真正自由之所在；人人有心，皆有变现实之力，这
是彰显平等性德，实现真正自由、达到最高觉悟的
自由力量。“我欲仁，斯仁至矣”，以吾心之自由力，

求吾心本具之德，这就是自由平等。从此出发，人
生才能向上，社会才能超升，世界才能和谐有序。

若体悟宇宙人生的真谛，就能清楚地知道，唯
神、唯外物、唯自我等观念的出现都是因为偏执于
生命之流的片段。以假相、片段为实，自由平等的
价值就会发生分裂，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也会出现问
题。太虚大师指出：“人生可贵的意义，就在人生最
富有自由性，而且有无限扩充的可能性。”［７］（Ｐ１３３）对
自由平等的追求本是人生向上的力量，但由于不明
真相，将生命流上的假相视为自己，以扩充私我、放
纵物欲为自由，不断地向外驰求，不但加剧了内在
的痛苦与烦恼，导致人类自身的沉沦，还造成了社
会的纷乱。虽然神权与皇权被打破，但由于“我执”

和物欲的结合，专制与极权还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
来，在特定环境下甚至比神权与皇权更为极端。同
时，阶层、区域、国家之间的封闭阻隔越来越深，社
会不平等也越来越秩序化、系统化。

太虚大师认为，真正的进步必然是宇宙真实义
谛的显现，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应该伴随着思想形
态的改变，若没有这一点，“虽政治方面或强力的去
改变，亦只得成其为表面上骚动而已”［８］（Ｐ１９５）。太虚
大师将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酋长
制、君主制和民主制。酋长制对应的是“多神论”的
宇宙观，君主制对应的是“一神论”的宇宙观，民主
制对应的应该是法界缘起的宇宙观，后者是自由平
等的依据。酋长制、君主制在近代社会已经失去了
合法性，但新的宇宙观并没有形成。形式与内容脱
节、制度与人背离、价值相对主义、自我完善力量缺
失，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平等的真谛
没有显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
凭空设计，而是立本，只要自由平等的真谛彰显，民
主制应回到其本来面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世界被联系在了一起，但人类社会并没有
学会如何相处

世俗化的社会重构以来，展示了一个极其特殊
的时代：人类社会被联系在了一起，变成了在同一
时空内的共同生存的“整体”，但这种“整体性”仅仅
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关联，在其背后是族群、国家乃
至文明之间的封闭与排斥。太虚大师清楚地看到
了这一点，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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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地球上海陆空之交通发达，全地球已
为近代欧美人自然科学之进步所征服。然人
与人之间，则依各个国家之界域，造成各个民
族战团，日相寻于扩充军备之一途，以求退可
防御，进可侵略，而握得经济上、政治上之胜
利，致随时可以爆发世界民族之大战争。［９］（Ｐ１５２）

太虚大师所说的状况至今仍没有发生根本的
变化。虽然全球化的深度广度已经不是太虚大师
所处年代可比，但人我对立却并没有减弱。科技的
发展将人类社会压缩到了一个“共同”的空间，但同
时也将战争危害及生态危机扩展到整个世界体系，
人类社会首次面临同归于尽的风险。虽然现有的
高科技武器已经可以毁灭全人类，但却依旧扩充军
备，不断地提升整体毁灭的次数，以此相互威胁、获
取利益。经济全球化虽然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是
却演变成全球范围内的交互征利，财富集中、贫富对
立，无论从深度到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同时，主流文化的全球化并未消除对立，“文明”变成
斗争劫夺、获取私利的工具，成为族群的附属物，“野
蛮与文明的冲突”演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个特殊的时代开启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历
史”，但这种所谓的“共同”并非源于同心同理，而是
私利私欲扩张的结果。物理空间的阻隔减弱，但人
心的阻隔反而越来越深，人类社会被强制性地联系
在一起，但并没有学会如何共同生活，其结果必然
是“同而不和”。太虚大师将冲突与混乱的原因归
咎于源自西洋并广泛流行的立国之道与做人之道，

这种立国、做人之道可以概括为“纵我制物”，即放
纵自我而制服他物。“‘我’，指私己及由私己所发
之贪欲、忿争等；‘物’，指自然界之万物及人间之家
庭、国家、社会、经济等。”［１０］（Ｐ７４）所纵之我虽不一定
是个人，但必以个人的“自我”为根本，以此扩展为
集团、阶级、民族、国家之“自我”。与“自我”相对的
一切都成为可以利用并制服的外物，斗争劫夺由此
而生。在“纵我制物”的价值观念之下，不但自然环
境成为征服利用的对象，他人、他阶级、他民族、他
国都成了与我为敌的力量。自由是“我”的自由，自
我的“自由”的实现必然造成他人的不自由；发展是
“我”的发展，私我的发展必然会排斥他人的发展机
会；安全是“我”的安全，对自身“安全”的追求必然
造成整体的不安全。因为无法从“自他对立”的逻
辑中解放出来，不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
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必将集
中爆发。人类社会若不深刻反省，依靠经济、技术
建立起来的“整体”终将爆裂。

太虚大师认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并非来自
于外，而是自扰出来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不明“万事
万物原来如此的真实性相”。真实性相是，“宇宙乃
众因缘展转变化而成立。宇宙如此，人生亦然。大
之说到国家，说到社会，小之说到各个人，无不待种
种关系条件而存在。”［１１］（Ｐ１６９）太虚大师指出：

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之利益，皆由众
人、众阶级、众国家的互相利益关系所集合成
功的，……欲此方之利益，须兼谋其他各方之
公同利益方能达到，绝不能以损害他方为手
段，而可达到自方之利益的。［１１］（Ｐ１６７）

因为他方乃合成此方的众缘，所以害他则自身
亦受损害。知道“一切彼此为缘”，就知道“利他则
成自他两利，害他则成自他两害。”［１１］（Ｐ１６７）被自他分
立的假相所迷惑，看不到诸缘互遍互通、自他互融
的真相，所以相互敌对，以为在斗争劫夺中才能获
取利益，制造了大量本不应存在的祸患。太虚大师
从“缘成观”出发认识真正的利益，对于解除现代人
的蔽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争夺中获取私利，以
私利的叠加计算“整体”利益，这种“发展观”与“进
步观”已经走到了尽头。“利者，义之和也。”任何所
谓“利益”都不会脱离人与人、现在与未来、人与自
然的关系，不存在凭空而来、与关系体系无关的所
谓增量“福利”。各得其宜、互不妨害，各种“关系”
优化调和，然后才有真正的利益。自利而害他、利
此而耗彼、遗祸于未来，这种所谓的“进步”绝不可
能长久。

近现代社会是“车同轨”的全球化时代，人类社
会已经成为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但至今仍未学
会怎样相处，“书同文”“行同伦”成为未来的理想。
然而，实现这种理想却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向外
驰求的解决之路无法触及秩序的基础，因而无法走
出时代的陷坑。实现世界大同和永久和平，需要人
类的自觉，需要回归文明与人伦的根本，需要去除
附着在人心之上的蔽障。没有根本的改变，一切外
在的改造都会落入旧的窠臼，只能改变问题的表现
形式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四、发扬中华文化以匡救时弊

近现代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变局。科学
技术高度发展，神权及专制皇权被打破，民主深入
人心，并且实现了全球共通。这种突变带来了空前
的物质繁荣和“自由”，但人类社会的福祉并没有因
此而提高，世界所面临的矛盾、问题、风险乃至灾难
并没有减少。“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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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人类自身没有摆脱蒙昧状态的前提下追求
外在的“文明”，只能是“野蛮的文明”。由于社会矛
盾积聚，各种学说、理论大量涌现，但却停留在外部
而不能触及人类自身，其所谓社会改造大都是“以
病治病”，并没有摆脱时代的框架。现今世界的问
题是系统性、秩序性问题，是时代之弊，而时代之弊
的本质在人心，不改变系统、秩序背后的文化价值
体系，任何“理性”设计或安排都无法奏效，任何国
家、任何民族都无法独自解脱。太虚大师指出：“非
救世无从救国，而救世的方法，则端在改易近代的
立国之道与做人之道而已。”［１２］（Ｐ１６５－１６６）太虚大师在
民族衰败之时并没有将救国与救世孤立起来，提出
发扬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此改变近代以
来的立国与做人之道。这种自信完全来自于慈悲
与智慧。

太虚大师认为，近代以来“纵我制物”的立国做
人之道，其本质是“肆其私己之贪欲而妄为”。立国
“唯以己国富强为目的”，做人“唯以个人权利为目
的”，无论是立国还是做人，都以争夺为手段达到
目的。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不能从“狂易之剧病”

中解脱出来。虽有民主与科学，但皆不得其用。人
类社会要从近代以来的困厄中解脱出来，必须走出
时代的泥潭，而“人心之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觉
条件。如果解除人心蔽障，“无论政治、社会、文化，
便顿成新的善的生机。”［１３］（Ｐ２３２）没有人类自身的先
觉，即便是激烈的反抗，也是体系内的对立，无法真
正解决问题。在摆脱被动物欲桎梏的前提下发展
科学技术，在彰显真实义谛的前提下追求自由平
等，在解除隔阂的前提下实现全球共通，只有解决
了根本的问题，三者的进步意义才能够显现。太虚
大师指出：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皆“从内心
薰修印证得来”，与偏执于一点一段的理论、学说有
着本质的不同。同时，中华文化又是为民、为众生
的文化，它以“改善本身、提高本身”为出发点，在闲
邪存诚的前提下体现为民、为众生的功用。这种
“施教化而行政治”的立国之道是内外贯通的，不是
“为立国而立国”，而是“以拯民于水火”为目的，“以
大公至正的存心，去做天下为公的大事业，而求世
界和平安宁的幸福。”［１２］（Ｐ１６４）在系统弊病已经显露
无疑的现今时代，它有着很强的对治性，虽然在世
界大变局下受到冲击，但终将发扬光大。太虚大师
认为：“能有力的根本的改变近代立国做人之道者，

即为为民的中国文化，与为众生的佛教。”［１２］（Ｐ１６９）中
华文化只有应机、应时问题而没有所谓变道问题，

在现代环境下发扬其本质精神，改变近代以来的立

国和做人之道，“将纵我制物的思想，改变成中国
文化根本精神的克己崇仁”［１４］（Ｐ３７２），在此基础上吸
收现代“文明”成果，则科学技术、自由民主、全球化
就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中华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梦想，但是对
大多数国人来说，复兴只是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
辉煌。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不是在现有的世界
秩序中通过竞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在不变的旧格
局中解决地位排序问题，而是完全意义的文明复
兴。太虚大师指出：

中国不应在近代立国做人之道所产生的
危迫中讨生活，以造成一现代的国家争得一较
优的地位为目的，而应致力于改革近代欧、美
的立国做人之道。如能将近代的立国做人之
道完全改变，则由近代立国做人之道所生起之
困厄，皆可解除。［１２］（Ｐ１６８－１６９）

太虚大师的告诫具有很深的意义。中华复兴
并不是压倒别人以彰显自身的价值，如果有针对性
的话，它针对的是不文明的现实、不合理的秩序及
其背后的价值体系。中华复兴的根本是中华文化
的复兴，这种复兴是与改变近代立国做人之道联系
在一起的，是自化而化他的过程，绝非民族文化的
扩张。看不到民族困厄产生的原因，离开人类社会
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纵我制物”的价值体系之下
追求民族“崛起”，实际上就是在时代的危迫中讨生
活，必然将时代之弊复制到国内。即便能解决被其
他民族压迫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被时代压迫的问题。

中华复兴的本质不是秩序内的权力转换，而是
人心之革、秩序之革。像猴群那样在无法革新、无
法超升的秩序下变换猴王，这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
状态。革除蒙蔽、化于斯文、复本体之明，这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文明复兴。太虚大师在论及“中华”的
含义 时 指 出：“中 者 道 备 吾 心，华 者 化 成 天
下。”［１５］（Ｐ１８１）以中华文化统摄民族，而不是将中华文
化视为争权夺利的手段，在为文所化的前提下化成
天下，这种救国与救世的统一正是中华复兴的本质
所在。恢复中华之根，返至人心之所同然，则家庭、
国族、天下并不会相互隔碍，虽然有民族之形，但有
形而无碍，民族不再是禁锢封闭的集团，而是实现世
界大同的前提。中华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文化的复
兴，而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在于展现其内在精神，恢
复中华文化本来的生机活力，将其变成与人息息相
关的活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匡救时弊。

　　五、结语

太虚大师生活的年代是世界局势极其动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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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太虚大师圆寂（１９４７年）至今已经过去了７０
多年，在这期间，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思想成为价
值评判的起始标准，科技高速发展，资本快速扩张，

人类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已经成为命运息息
相关的共同体，但与此同时，人心的阻隔却依旧很
深，国家、民族的封闭化、集团化也没有随着全球化
而改变。虽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但利益争夺、意
识形态乃至“文明”的对立一直没有消失。核武器
的出现让人们看清了战争的后果，被迫“理智”起
来，但“纵我制物”的立国、做人之道并没有改变。

在冲突和战争的原因没有消失的前提下，仅仅依靠
“理智”和计算去阻止战争的结果，终会有用尽的一
天。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理智”必然会用到极
限，不可能永久停留在“不误判”的状态。人类社会
在物质层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但精神层面的对立
却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不走向内在自觉就有可能趋
于毁灭的地步。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民主科学、

全球化本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可以提高人类社
会的福祉，但一切外在的“进步”都因为人类自身的
问题而改变了方向，人类社会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蒙
昧、走向文明，反而在新的野蛮状态中徘徊。在历
史长河之中，我们与太虚大师处在同一个时代之
内，其对时代性质的判读并没有过时，其真知灼见
应该令世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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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辂　太虚大师对“现代性”的判读


